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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百閔的經學著述
許振興
　 　 【摘　 要】劉百閔（１８９８—１９６８）是 ２０ 世紀五六十年代香
港著名的經學家。他在 １９４９ 年由廣州移居香港前，長期投身
政界。１９５２ 年 ９ 月，被香港大學聘爲中文系講師，１９５６ 年被
擢爲中文系高級講師。前後服務香港大學 １３ 年，於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榮休。在退休前一年開始專注於整理舊作，以“學不倦齋自
刊書”的名義先後出版《經子肄言》、《易事理學序論》與《周易
事理通義》三書。於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４ 日不幸因喘病遽然辭世。
《孔門五論》是他生前最後一本親自定稿的“學不倦齋自刊
書”，在他逝世三個月後被冠以“劉百閔遺著”之名出版面
世。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出版的《經學通論》則是在未及親自定稿的
情況下付梓的，也是最後一部“劉百閔遺著”。這五部經學
著述都是他任教香港大學時的教學與研究成果。本文即擬
探討此等著述的若干特色，藉以窺察當時香港經學教育的一
二情狀。
【關鍵詞】劉百閔　 香港大學　 《經子肄言》　 《經學通論》　
經學教育　 學不倦齋
一、導　 　 言
香港的經學教育曾在 ２０ 世紀初期蓬勃一時。大批原籍廣東的清朝翰
林、舉人、秀才等，在辛亥革命前後，因著地緣的利便相率南來避亂。他們
中的不少人藉著講授經書，在香港的各式學校以舌耕維生①。其中既具名
望又具學識者，還每能得到華商的經濟支持，從而過上華衣美食、瓊漿曼
舞、詩酒唱酬、自得其樂的奢華生活②。由於他們在社會上享有盛譽，港英
政府在香港的管治人員亦樂意跟他們交往③。他們在前清翰林賴際熙
（１８６５—１９３７）領導下④，除於 １９２３ 年憑著華商的大筆捐款在民間創辦學海
書樓，大力推動經學教育外⑤；更盡心協助香港大學在 １９２７ 年成立中文學
院，從而使經學教育得以廁身上庠⑥。經學是他們著意標榜、矢志保存的
“國粹”，也是他們努力奔走、盡心弘揚的“聖學”⑦；在他們的鼓動下，社會
上廣泛掀起一股尊經、讀經的熱潮。魯迅（周樹人，１８８１—１９３６）在 １９２７ 年
南游香港後，便嘗撰文大肆抨擊這股風氣。他除點名批判宣揚這股風氣的
香港總督金文泰（Ｃｅｃｉｌ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１８７５—１９４７］，１９２５—１９３０ 擔任香港總督）
外，還痛責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創辦者賴際熙大力鼓吹的“大學堂漢文專
科”⑧。香港大學領導層爲免此等批評招來英國政府的咎責，便在重視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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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謙的《香港舊事見聞録》稱：“辛亥革命後，晚清的舉人、秀才和在廣州城畢業於中學及法政學
堂者，紛紛湧至港九，一時新開設的學校如雨後春笋，分班教授，將蒙館式初步擴大爲學校式，課
程學科有所改變。教員人數每校亦有增多，不只一人。雖然仍爲迎合那時社會風氣，對《四
書》、《五經》的講授，未能全廢，但已改稱‘經學科’，每星期不過三數節課，而且做到逐句解釋，
使學生容易接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８７—１８８ 頁。）
參看賴際熙撰、羅香林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２０００ 年，卷一，《誥授光禄大夫子丹陳
公（陳步墀，１８７０—１９３４）行狀》，第 １４２ 頁；温肅（１８７９—１９３９）撰：《温文節公集》，香港：學海書
樓，２００１ 年，卷三，《檗庵文集》，《陳子丹墓志銘》，第 １６４ 頁。
賴際熙跟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私交甚篤，每星期都往山頂總督府教授金文泰研習經書一小時
半（參看賴際熙：《與陳子丹書》，載《荔垞文存》，第 ７４ 頁）。
有關賴際熙生平，主要參看孫甄陶撰：《清代廣東詞林紀要》，臺北：壹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１ 年，
第 １４９ 頁；鄧又同輯録：《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１９９１ 年，《賴際熙太史事
略》，第 ４７—４８ 頁。
有關學海書樓的創建，參看學海書樓：《志學海書樓之原起及今後之展望》，載羅香林撰：《香港與
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１９６１ 年，第 ２０７—２０８ 頁；鄧又同：《香港學海書樓之沿革
（上）》，載氏編：《香港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
籍目録》，香港：學海書樓董事會，１９９５年，第 ７ 頁（此文原載《華僑日報》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
有關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成立，參看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
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載《中山大學學報》１９９８ 年第 ６ 期，第 ６０—７３ 頁；區志堅：《香
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背景之研究》，載《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第 ２９—５７ 頁。
參看《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賴際熙太史事略》，第 ４７ 頁。
參看魯迅：《略談香港》，載盧瑋鑾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一九二五—一九四
一）》，香港：華風書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３—１０ 頁。賴際熙大力鼓吹的“大學堂漢文專科”，實際便是
香港大學文學院於 １９１３ 年成立後一直由漢文教習賴際熙與區大典（１８７７—１９３７）講授的經學與
史學課程。相關記述，參看《香港舊事見聞録》，第 ２０５—２０７ 頁。
的金文泰於 １９３０ 年離職後趁機著手籌劃中文學院的課程改革。他們把握
有負責中文學院行政與領導職務的賴際熙在 １９３３ 年離任的良機①，迅速把
所有“經學”課程從課程表上剔除②。香港的經學教育自是風光不再。
劉百閔（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在抗日戰爭後百廢待舉的香港，因著香港大學中
文系系主任林仰山（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ｅｑｕｉｅｒ Ｄｒａｋｅ，１８９２—１９７４）的推薦，於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被香港大學聘爲中文系講師（Ｌｅｃｔｕｒｅｒ）後，迅即在“中國語言與文
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課程裏開設已被校方除名 ２０ 年的“經
學”課程。他在任職香港大學後更撰成五部經學著述。這個中的意義絶不
容關注香港經學與香港經學教育者等閑看待。本文即擬就此等著述的若
干特色，窺察當時香港經學教育的一二情狀。
二、認識劉百閔
劉百閔是浙江省黄巖縣人，本名學遜，後改名莊，字百閔，而以字行。他在
黄巖縣立中學畢業後，曾從學於恪守程（程顥，１０３２—１０８５；程頤，１０３３—１１０７）朱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學説、以清遺民自居的夏靈峰（夏震武，１８５４—１９３０）③，問學
·１２１·劉百閔的經學著述　
①
②
③
孫甄陶的《清代廣東詞林紀要》記録賴際熙於一九三五年自香港大學退休（第 １４９ 頁）。但翻檢
香港大學出版的《香港大學校曆》，賴際熙在一九三二年時仍擔任中文學院的中國史學教授
（Ｒｅａ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參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１９３２，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ｔｄ．，１９３２，ｐｐ． ６６＆１５８），而此職位連同賴際熙的名
字卻自 １９３３ 年始不再在《香港大學校曆》出現（參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１９３３，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Ｌｔｄ．，１９３３，ｐ． ７０）。因此，賴際熙當
於 １９３３ 年時已自香港大學離任。
參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１９３３，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ｎｏ ｐ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夏震武，又名震川，字伯定，號滌庵，浙江富陽人。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進士，光緒六年（１８８０）任工部
營繕司主事時，曾因中俄劃界，上疏彈劾權要親貴，直言敢諫，震動朝野。宣統元年（１９０９）八月，被
公舉爲浙江省教育總會會長，任内發表《告全浙教育會長意見書》，主張興教圖强。同年，他出任浙
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監督時，因“謁孔”及要求教師“參見”，引起教師罷教，被迫辭職。辛亥革命
後，他以孤臣孽子自居，束髮古裝，歸鄉授徒講學。１９１８ 年，他在富陽縣裏山隱岩崗建造“靈峰精
舍”，專事講學。從學者纍計千餘人，除本國各省份的學生外，尚有慕名自日本、朝鮮、越南來學者。
他治學恪守程、朱，以“愛國愛民，重廉耻，講氣節”爲辦學宗旨，提出“合孟子（孟軻，前 ３７２—
前 ２８９）、程、朱而一之”，以“居敬窮理，力行交修”爲用力途徑；以“窮理”爲“知言”之本；以“居敬
力行”爲“養氣集義之功”。著有《靈峰詩文集》、《人道大義録》、《資治通鑒後編校勘記》、《夏氏叢
刊四卷》、《悔言辯證》、《大學衍義講授》等二十餘種。有關他的生平，可參看浙江省教育志編纂委
員會：《浙江省教育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０３８—１０３９頁。
於曾游學歐美又長期潛心國學的馬一浮（１８８３—１９６７）①，因而奠下了深厚
的學問基礎。錢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的《故友劉百閔兄悼辭》稱：
其於夏氏，蓋得其理學嚴謹之傳緒；於馬氏，則深賞其詩文流風之
趣。其練達事務、通洽人情似馬氏，其立身有主、不逾大節似夏氏。其
學尤於古經籍及宋明理學家言爲嫻熟。②
他在“盡讀《十三經》注疏、二十四史及《通志堂叢書》”③後，便東渡日本，入
讀東京法政大學。１９３１ 年夏天，他自東瀛畢業歸國後，便出掌日本研究會，
主編《日本評論》，并先後翻譯《世界各國之政治組織》與《儒敎對於德國政
治思想的影響》兩書④。他除撰寫《日本政治制度》與《行政學論綱》兩書
外⑤，亦編成《日本之化學工業》與《中日關係條約彙釋》兩書⑥。他還相繼
在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大夏大學等院校擔任教職。１９３２ 年 ３ 月，應聘
爲國難會議會員。抗日戰爭期間，連續擔任四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并兼
理文化服務社。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他當選爲“制憲國大”代表。１９４８ 年憲法頒
行後，被選爲立法院南京市區立法委員。
·２２１·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馬一浮，原名浮，字一佛，幼名福田，號諶翁、蠲叟、蠲戲老人，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他年僅 １６ 歲，已應考鄉試，得第一名。光緒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他與馬君武（１８８１—
１９４０）等人合辦《翻譯世界》。兩年後，他留學美國，學習歐洲文學；繼而游學德國、日本，研究西
方哲學。１９１１ 年回國後，積極支持孫中山（１８６６—１９２５）的革命活動。由於他長期潛心國學，
１９３８ 年獲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１８９０—１９７４）邀請，爲學生講授國學。１９３９ 年，在學生壽景
偉（壽毅成，１８９１—１９５９）、劉百閔等建議下，於四川樂山縣建立復性書院，并親任院長。１９５３
年，出任浙江文史館館長。著述主要有《泰和會語》、《爾雅臺答問》、《宜山會語》、《老子道德經
注》、《朱子讀書法》等。有關他的生平，可參看馬鏡泉等撰：《馬一浮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
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馬一浮先生年譜》，第 １４７—１６３ 頁。
錢穆：《故友劉百閔兄悼辭》，載張學明等編：《誠明古道照顔色———新亞書院 ５５ 周年紀念文
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２００６ 年，第 ９６ 頁。
程滄波：《劉百閔先生傳略》，載秦孝儀（１９２１—２００７）主編：《革命人物志》，第 ２３ 集，臺北：“中
央”文物供應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４１０ 頁。
熊川千代喜原著、劉百閔編譯：《世界各國之政治組織》，上海：光華書局，１９３１ 年；五來欣造
（１８７５—１９４４）撰，劉百閔、劉燕穀譯：《儒敎對於德國政治思想的影響》，長沙：商務印書館，
１９３８ 年。
劉莊撰：《日本政治制度》，南京：日本研究會，１９３２ 年；劉百閔撰：《行政學論綱》，上海：中國文
化服務社，１９４７ 年。
劉百閔撰：《日本之化學工業》，南京：正中書局，１９３３ 年；趙紀彬（１９０５—１９８２）、劉百閔、秦林舒
編：《中日關係條約彙釋》，長沙：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０ 年。
劉百閔在 １９４９ 年由廣州移居香港，於九龍鑽石山山崖傍溪賃屋養鷄爲
生①。他原已決定在 １９５１ 年 ９ 月舉家遷居臺灣②，卻出乎意料地得到林仰
山的賞識，在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被香港大學聘爲中文系講師③。從此他全神貫注
於教學與研究。１９５６ 年起，被校方擢升爲中文系的高級講師（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④。１９６５ 年 ６ 月榮休，計共服務香港大學 １３ 年⑤。他在退休前一
年開始專注於整理舊作，先後以“學不倦齋自刊書”的名義出版《經子肄
言》、《易事理學序論》與《周易事理通義》三書⑥。他嘗自稱：“退休以後，暫
留舊居，從事著述，整理積稿，以便繼續刊行。”⑦可惜，他在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４
日竟因喘病遽然辭世⑧。《孔門五論》是他生前最後一本親自定稿的“學不
倦齋自刊書”，書在他逝世後三個月被標爲“劉百閔遺著”出版面世⑨。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出版的《經學通論》則是未經劉百閔親自定稿便付梓的最後一部“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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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錢穆：《故友劉百閔兄悼辭》，第 ９５ 頁；程滄波：《劉百閔先生傳略》，第 ４１１ 頁。
劉百閔在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９ 日致函雷震（１８９７—１９７９），自稱“房子賣了，９ 月中可來臺”。（載傅正
主編：《雷震秘藏書信選》，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４５ 頁，《張發奎、顧孟餘
從事組織與團結———劉百閔致雷震》。）同年 ８ 月 １３ 日，他再致書雷震，言“弟房子已賣掉，下月
５ 日出屋。第二步在賣鷄，此爲一、二年之心血所累積，一旦賤價棄之，心殊有不捨得耳。弟入
境證到 ９ 月底止，則入臺至遲亦不能過 ９ 月也。諸事能摒擋得了，弟即將 ９ 月初來臺”（同上書，
第 １５３ 頁，《人才重要但領袖最好無能———劉百閔致雷震》）。劉百閔與雷震的書函交往，承車
行健教授提示，特致謝忱。
參看羅香林（１９０６—１９７８）：《林仰山教授與中國學術文化的關係》（上），載《大成》第 １６ 期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第 ４ 頁。
參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 ３９．
香港大學中文系於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舉行公宴歡送劉百閔榮休，牟宗三（１９０９—１９９５）撰《劉百
閔先生榮休序》，由饒宗頤隨筆書於一厚册，册面、册底爲精美織錦，封面序名由羅香林題簽。此
册原件現藏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序文載羅世略撰《黌門憶舊録》（香港：出版者缺，１９９８ 年，不
標頁碼）。自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學年起，劉百閔已不再在香港大學任教。因此，劉百閔的名字便不載
於香港大學編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ｐ． ３９）。錢穆的《故友劉百閔兄悼辭》稱他“前後任職港大達十五年”（第
９６ 頁）；程滄波的《劉百閔先生傳略》稱他“在香港大學任中文部高等講師凡十六年”（第 ４１１
頁）；徐友春主編的《民國人物大辭典》稱他在“１９６７ 年辭去教席”（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第 ４１１ 頁）；俱非事實。
劉百閔撰：《經子肄言》，香港：學不倦齋，１９６４ 年；劉百閔撰：《易事理學序論》，香港：學不倦
齋，１９６５ 年；劉百閔撰：《周易事理通義》，香港：學不倦齋，１９６５ 年。
語見劉百閔於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 １２ 日致中文系教職員的函件，感謝中文系舉行公宴歡送他榮休。此
函影印本載《黌門憶舊録》（不標頁碼）。
程滄波：《劉百閔先生傳略》，第 ４１２ 頁。
劉百閔：《孔門五論》，香港：學不倦齋，１９６８ 年。劉百閔爲此書撰《序》（不標頁碼）。
百閔遺著”①。這五部後人津津樂道的著述都是他任教香港大學期間跟教
學關係異常密切的學術研究成果。此外，他還有若干論文與《中日文化論
集》、《中國文選》等合編著述傳世②。儘管他没有寫出等身的著述，他“於
學術，不喜爲專家，亦絶無門户之見”③，卻是不易的公論④。
三、認識劉百閔的經學著述
劉百閔在 １９４９ 年移居香港後，便一直致力於經學的教學與研究。他自
１９６４ 年起相繼撰成五部經學著述。這難怪論者稱他“爲學無所不窺，用力
專精，尤在治經”⑤。各著述爲：
（一） 《經子肄言》
《經子肄言》是劉百閔第一部成書的經學論著（參見圖一）。全書於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印成，當時已是劉百閔任教香港大學的最後一個學年。推薦他
任職香港大學的中文系系主任林仰山已在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榮休。他自己亦已
決定引退離任，并正著手整理舊稿。本書便是他整理積稿的首項成果。他
在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爲本書撰寫的《自序》簡述是書付梓的梗概，稱：
這本書的初稿，原來是替《香港時報》“新青年”副刊寫的專欄。當
時———大約是 １９５５ 年，我接受了《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先生的要求，
爲一般青年寫點有關國學常識一類東西。當時我慨然答應，每三天給
他寫一稿送去，倒也十分輕鬆，不過千把字左右，稱爲“國學淺説”。一
直寫了年把，寫到《閩學在新儒學上的集大成》，因爲别種原故，稿子没
有再寫下去，突然停止。這時，我在香港大學中文系兼授《近思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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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劉百閔：《經學通論》，臺北：“國防”硏究出版部，１９７０ 年。
劉百閔等：《中日文化論集》，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１９５５ 年；劉百閔等編：《中國文
選》，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１９５５ 年。
錢穆：《故友劉百閔兄悼辭》，第 ９６ 頁。
劉百閔的生平事迹，知者一向不多，資料主要參看錢穆：《故友劉百閔兄悼辭》，第 ９５—９８ 頁；程
滄波：《劉百閔先生傳略》，第 ４１０—４１２ 頁；《民國人物大辭典》，第 １４１３—１４１４ 頁，《劉百閔》條。
但三者的記載都有或多或少的錯■，本文采用時已嘗考證糾謬，不再逐一標出。
程滄波：《劉百閔先生傳略》，第 ４１１ 頁。
《新儒學的形成與特質及關係諸方面》及《濂溪〈太極圖説〉與〈通書〉
在儒學上的地位》、《洛學在新儒學上的建樹及其開展》、《關學在新儒
學上所建立底門庭》、《閩學在新儒學上的集大成》幾篇亦便作爲講稿。
以後又因唐君毅（１９０９—１９７８）先生赴美，代他講授中國哲學史，又陸
續寫了《朱陸異同與鵝湖之會》、《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和天泉證
道》、《顔習齋所謂聖賢之道與聖賢之學》、《戴東原的道論、性論及其理
欲不分論》四篇，亦作爲講稿，先後在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原■作“文學
會”）《年刊》及學生會《年刊》刊出。當時一面寫，一面亦接到香港及
臺灣讀者的來信，要我將此稿改出一書，以便翻閲，當時我十分感謝他
們的一番盛意，但出版則諉爲寫完再説。……一直到 １９６１ 年，劉子鵬
先生主辦田風印刷廠，慫恿我出版這本稿子，而且他亦出了主意，要求
我加注，便利讀者。我又慨然答應。這給我引起很大的麻煩，亦化了
我不少工夫。而這本稿子亦改稱了《經子肄言》。可是這位子鵬先生
爲德不卒，這本稿子排了一年多，没有排上五分之二。今年陳道夷先
生服務臺糖印刷所，來信要爲我出版我這十年來在香港大學的講義，
因此我從田風印刷廠拿回來稿子，亦付了幾百元的排工費，和我的舊
稿《周易事理通義》一并交道夷付排或重排。現在這本稿子總算排完
了；可是這本稿子的出世，一路多少有點崎嶇，不很順利。①
全書分爲“甲編”及“乙編”，“甲編”二十二目言“經學”，“乙編”三十四目
談“子學”，另加“附録”的《宋學重要的問題及其綫索》。“甲編”與“乙編”
的細目爲②：
甲　 　 編 乙　 　 編
一　 我們祖先的精神産物二　 “經”爲書中之書三　 《易》建立了事理學四　 《尚書》在史學上的地位五　 《詩》是古代的詩歌總集六　 《儀禮》從文化學立場來看
一　 從六藝時代到諸子時代二　 諸子時代的時代精神三　 當時的游説之士和客四　 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五　 儒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六　 道家從老子、莊子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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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子肄言》，《自序》，第 １—２ 頁。
參看《經子肄言目録》，第 １—６ 頁。
續　 表
甲　 　 編 乙　 　 編
七　 大、小戴《禮記》與禮意學八　 《周禮》———古代的行政法典九　 從《春秋》談到官報和民報一〇　 《春秋左氏傳》是歷史文學一一　 《春秋公羊傳》是歷史哲學一二　 《春秋穀梁傳》與語意學一三　 《論語》與孔子人格精神一四　 孟子的認識自我與建立自我一五　 《孝經》爲孔子顯天心之作一六　 《爾雅》在訓詁學上的價值一七　 經今文學與古文學一八　 今、古文學上的周公和孔子一九　 南學、北學和《十三經注疏》二〇　 漢學鄭玄和宋學朱熹二一　 《四書五經大全》和《新十三經注疏》二二　 群經的新章句和新集注
七　 法家是儒家和道家的混血兒八　 墨家在各家中是最特别的一家九　 名家之學爲各家共有之學一〇　 陰陽家在各家中是最古老的一家一一　 縱横家、農家、雜家、小説家一二　 秦漢之際文化界的地下活動一三　 “黄老於漢”與所謂黄老學一四　 儒家的擡頭及其定爲一尊一五　 陰陽家言在兩漢的泛濫一六　 時代思潮的反激與思想批判一七　 從巫覡方士道士到道教的形成一八　 兩晉清談與所謂老莊學一九　 名辯與名理在兩晉清談的合流二〇　 神仙家言及道教的長成二一　 佛教東來與“佛於晉、魏、梁、隋之間”二二　 儒、道、佛三教異同底爭論二三　 佛教在唐代的發展及其登峰造極二四　 道教在唐代的發展及其南北兩宗二五　 儒家在唐代的休眠及其起蟄二六　 新儒學的形成與特質及關係諸方面二七　 濂溪《太極圖説》與《通書》在新儒學上的地位二八　 洛學在新儒學上的建樹及其開展二九　 關學在新儒學上所建立底門庭三〇　 閩學在新儒學上的集大成三一　 朱、陸異同與鵝湖之會三二　 論王陽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和天泉證道三三　 顔習齋所謂聖賢之道與聖賢之學三四　 戴東原的道論、性論及其理欲不分論
　 　 他解釋書末收録《宋學重要的問題及其綫索》的原因，説：
末了的附録《宋學重要的問題及其綫索》，是從《東方雜志》第四卷
第二八期抄出來的。這是民國十四年六月，替亡友繆巨卿先生代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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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國學叢書·宋元學案新序》裏邊的一部分，當時商務印書館編譯
所所長朱經農先生認爲這一部分可節出來在《東方雜志》發表。現在
作爲這本書的附録，對一般青年讀者，亦不能説没有用處。①
這部著述既有他課餘爲報章撰寫的副刊文章，亦有講授哲學與專書課程的
講稿，更有專論宋學的文章。全書涵括的時限，自先秦迄明清；篇章涵蓋的
内容，則自經學、子學，以至哲學。劉百閔自稱此書具備的三大優點爲：
一、頭緒清楚：二、句調清疏利落，没有拖泥帶水的毛病；三、談問
題能抓到要點，具體地説出，對人多少能發生一點感染。②
正是這樣一部頗歷滄桑的著述，推動了他接踵而來的“學不倦齋自刊書”系
列相繼面世。
（二） 《易事理學序論》
《易事理學序論》被劉百閔列爲“學不倦齋自刊書之二”，是他撰著的第
二部經學論著，亦是他撰著的第一部《易》學著述（參見圖二）。全書於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印成，當時正是劉百閔任教香港大學的最後一個月。他在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爲本書撰寫的《〈易事理學序論〉自序》劈頭便説：
《易事理學序論》，何爲而作也？曰：將以明《易》之爲事理之
學也。③
他細心析述“所謂學者，實字也，而虚名也”④的道理，指出“學者，即成法之
學也”⑤。他還援用英語的“Ｌｏｇｙ”作解釋，稱：
此所謂學者，蓋與英語之羅鈐 Ｌｏｇｙ相似。羅鈐者，中譯爲學；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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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子肄言》，《自序》，第 ３ 頁。
《經子肄言》，《自序》，第 ２—３ 頁。
《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序論〉自序》，第 １ 頁。
《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序論〉自序》，第 １ 頁。
《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序論〉自序》，第 ２ 頁。
究一種事物，自成統系，具有條貫者，皆謂之羅鈐，皆謂之學也；今之所
謂各科學者，皆此學之義也。明此學之爲義，然後可以論《易》之爲事
理之學。①
本於此“學”的定義，他進而詳細闡釋“《易》之爲事理之學”的理據：
《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
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禮，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
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
爲之原。”則以《易》爲五學之原。章學誠（１７３８—１８０１）《文史通義·
易教·上》：“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
皆先王之政典也。”予則曰：《詩》、《書》、《禮》、《樂》、《春秋》五學，皆
先王之政典也，亦即事也；而《易》一學，則言其理。言事則理在其中，
故曰“由顯以之隱”，猶今言由具體而抽象也；言理則事亦賅焉，故曰
“由隱以之顯”，猶今言由抽象而具體也。英哲斯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以學有具體之學、抽象之學、具體抽象間之學，則《詩》、《書》、
《春秋》，具體之學也；《禮》、《樂》，具體抽象間之學也；而《易》則抽象
之學也。抽象之學爲具體之學之原，故曰《易》爲五學之原也。事有已
成事、未成事，欲學爲史，視已成事；則史者，言已成事者也。《詩》、
《書》、《禮》、《樂》、《春秋》，皆已成事也；而《易》則言未成事也。《繫
辭傳》：“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藏往者，知之事也，史之事也；知來者，
神之事也，《易》之事也。故六經皆事也，而非皆史也。事有其迹，有其
理，五學言其迹，而《易》則言其理。凡今之所謂學者，明其本末終始者
也，皆欲以知來者也。天文學，將以知天文氣候變化之事也。病理學，
將以知人體疾病變化之事也。而事理學者，則欲以知人事發展變化之
事也。凡學之成其爲學，必有其根本，有其體系，有其實踐者也；而
《易》則整然具備。《易》有太極，則調《易》有其根本原理；兼三才而兩
之，謂之兼兩律；生生之謂易，謂之生生律；皆《易》之根本原理也。六
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所謂三極，所謂三才，所謂天道、地道、人道，皆
《易》之體系原理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所謂人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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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正仁義，皆《易》之實踐原理也。具此三原理，而《繫辭傳》作者
則又爲之界曰：“通變之謂事。”宇宙萬事萬物森然并陳，皆事也；而
《易》則通其變———變，事也；通，學也；此《易》之所以爲事理之學也。①
憑著《〈易事理學序論〉自序》如此詳細的析論，讀者自能在閲讀此書前先行
掌握書中《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的第一原理》、《易事理學的存在原
理》與《易事理學的實踐原理》四篇的概括内容。這四篇論文之外，劉百閔
在書末另載有“附録”三篇：《周易繫辭傳認識論底考察》、《人極論》與《易
事理學的實踐方法論》。各篇都有助讀者從不同層面認識此“《易》事理
學”的論説。
（三） 《周易事理通義》
《周易事理通義》是劉百閔的“學不倦齋自刊書之三”，是他撰著的第三
部經學論著，亦是他撰著的第二部《易》學著作（參見圖三、四）。全書於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印成，當時劉百閔已自香港大學退休差不多一年。他在書的
《〈周易事理通義〉自序》開章明義闡釋《易》與“事理”的關係，説：
《詩》、《書》、《禮》、《樂》、《春秋》皆事也，而《易》爲其原。爲其原
者，爲其原理也。即事以明理，《詩》、《書》、《禮》、《樂》、《春秋》也。
由理以設事，《易》也。凡即事以明理者，皆由顯而之微者也。凡由理
以設事者，皆因微者而之著者也。《詩》、《書》、《禮》、《樂》、《春秋》皆
有其事，而因以明理焉。《易》無其事，因理以設象———象者，像也；乃
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也，而因以像似其事。虎尾不可履而履焉，
左腹不可入而入焉，無其事而有其理，故以象像似其事；此《易》之所以
與《詩》、《書》、《禮》、《樂》、《春秋》異也。凡學，皆假設而言者也。其
所言者，或實有其事，或實無其事；實有其事，如箕子明夷，喪羊於《易》
是也。實無其事，如載鬼一車，日中見鬥是也。然而皆有其理；理無形
無影，沖穆無朕，《易》所以設象而言之者，則亦求其理而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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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序論〉自序》，第 ２—３ 頁。
《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第 １ 頁。
他進而就《易》一書的特點細作申析，説：
今世於節物無不有學，……而在我國之中古，則有《易》而倡爲事
理之學。《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
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耶！然後《易》不僅有
卦爻，而又有辭。六十四卦之《卦辭》，三百八十四爻之《爻辭》，皆假託
以設象而像似其事者也；是之曰“經”。繼之有《傳》，則闡明其辭之所
由作，然後《易》乃成其爲學；其學則爲事理之學。①
由於他深信《易》具備構成“事理之學”的“根本原理”、“體系原理”與“實踐
原理”，是以特别强調“通變所以通《易》，通《易》所以通事。故是書所言，
無不從事而言也”②。他還重申本書“名曰‘通義’者，以舊注或囿於象數，
或惑於圖書，離事而言，無當於《易》也；故曰‘事理通義’”③。這使他分外
傾力於本書的“事理”剖析。他説：
予是編《周易事理通義》之作，將以明《易》爲事理之學。自來説
《易》者多矣，以《易》爲明人事之書，言之者亦多矣；然未知其《易》在
吾民族已成其爲事理之學。二千餘年來，先民皆嘗於是學致其心力，
而成其爲吾民族獨特之學。予蓋有《易事理學序論》之作，則泛論《易》
之爲事理之學，期與今世之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物理學同爲專學，
而能有事理學之作。《周易事理通義》，則專就《易》之本身，而闡其爲
事理之學。昔班固（３２—９２）有《白虎通義》之作，應劭（１５３？—１９６）
有《風俗通義》之作，章句訓詁，末流滋弊，則通義實爲其救。其後雖不
標“通”，而體實存“通”之義，集解、集注皆其類也。戴氏（戴震，
１７２４—１７７７）諸記，標分品目，以類相從，義非專一。而兹編於事理特
著其義，冀於學人稍有裨益。《易辭》不外象、言、占而已。象，象事也：
言，言事也；占，占事也。是編則即此三者而闡説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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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第 １ 頁。
《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第 ３ 頁。
《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第 ３ 頁。
《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周易事理通義自序》，第 ３ 頁。
《周易》一書，“有經有傳：經包括六十四卦與《卦辭》、《爻辭》而言。《卦
辭》相傳爲文王之所作，《爻辭》爲周公之所作。傳則指解釋經文之傳而言，
通常所稱孔子（前 ５５１—前 ４７９）作十翼，亦即十傳———《彖傳·上》、《彖
傳·下》、《象傳·上》、《象傳·下》、《繫辭傳·上》、《繫辭傳·下》、《文言
傳》、《説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經分上、下經，《上經》三十卦、
《下經》三十四卦”①。劉百閔遂將全書分爲上、下兩册，上册先就《上經》、
《下經》詳作闡釋；下册再就十傳細作解説。《上經》、《下經》與十傳各篇開
首均先作解題式的述説，介紹該經或該傳的重要内容與特點；經、傳的原文
則以集解、集注的形式分析個中涵義，而特别著重於事理的闡説。全書厚
達一千一十頁，實是他畢生治《易》功力的表現。他在《周易事理通義自序》
的末端稱：
嗟乎！《易》，憂患之書也。其於習坎處困之道，念兹在兹。習坎，
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困而不失
其所亨，其唯君子乎！《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今暴紂既殺人
如麻，荼毒未已；舉世方向暴紂，共咒詛其時日曷喪及女偕亡之痛；則
吾是書之作，旅貞之吉，我心不快，有不能盡言者矣。然復亨剛反，七
日來復，此天行也；予將以此見天地之心焉。②
他清楚揭示自己的《易》事理學實寓有弦外音。這正好爲有意探究劉百閔
《易》學思想者提供了絶不容他們視若無睹的考察門徑。
（四） 《孔門五論》
《孔門五論》是劉百閔的“學不倦齋自刊書之四”，是他撰著的第四部經
學論著，亦是他唯一一部專論孔子學説的著作，更是他生前最後一部親自
定稿的“遺著”（參見圖五）。全書於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印成，當時劉百閔已離世
三個月。他在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撰寫的《序》介紹是書的編纂與特點，説：
予嘗爲香港大學編《中國文選》，其用處在爲中英文中學畢業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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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周易上經》，第 ２ 頁。
《周易事理通義》，《周易事理通義自序》，第 ４ 頁。
考香港大學中文入學試驗之資。是編包括四部，亦可於中國典籍涉其
籓籬。通常的國文選，僅注意及於普通文學而止，是編則於中國傳統
文化精神之真髓，均約略與以沾溉，則庶幾進入大學之後而有以卓然
自立。其中如《論語》則提出孔門論孝、論學、論仁、論敬、論君子之五
論題，讀者雖未能於《論語》有所精研，然於孔門之教育精神，亦可領
略。是編《孔門五論》，即爲《中國文選》之補充，而特别提出“論敬”，
則又爲中國文化傳統精神之最重要的論題。①
全書除《序》外，分爲《孔門論孝》、《孔門論學》、《孔門論仁》、《孔門論君
子》與《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精神底“敬”》五篇。各篇都以他曾參與編輯
的《中國文選》上編所録《論語》一書“論孝”、“論學”、“論仁”、“論君子”的
相關條目爲基礎②，參酌歷代儒學論者的見解，援此證彼，就孔子的言論作
深入淺出的分析。書末《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精神底“敬”》一文復將前述
四項探討對象逐一貫串，藉討論孔門“論敬”的言論，凸顯“中華民族文化的
傳統精神是主敬”③的論調。他更特别强調：“如果我們恢復我們的傳統精
神，無論在道德、藝術、科學三方面，都可以迎頭趕上的，不會永久落後
的。”④由於是書各篇本多是演講稿⑤，書的編纂又旨在作“《中國文選》之補
充”⑥；是以書的讀者大多是年輕人。他在書中語重心長的寄寓，正是爲此
輩年輕人而説。
（五） 《經學通論》
《經學通論》是劉百閔離世後由臺灣“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國防研
究院”主任張其昀（１９０１—１９８５）付梓的“劉百閔遺著”。這是他撰著的第五
部經學論著，亦是他唯一未及親自定稿便付梓的“遺著”（參見圖六）。全書
於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印成，當時劉百閔已離世兩年多。錢穆的《劉百閔〈經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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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五論》，《序》，不標頁碼。
林仰山主編：《中國文選》（上篇），香港：香港大學，１９５５ 年，第 ２２—４２ 頁。《中國文選》一書的
編纂，可參看羅香林：《林仰山教授與中國學術文化的關係》（上），第 ４ 頁。
《孔門五論》，《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精神底“敬”》，第 １０８ 頁。
《孔門五論》，《論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精神底“敬”》，第 １０８ 頁。
劉百閔自稱《孔門論孝》、《孔門論學》、《孔門論仁》三篇都是在香港孔聖堂作的演講（參看《孔
門論仁》，第 ３５ 頁）。
《孔門五論》，《序》，不標頁碼。
論〉序》稱：
《經學通論》，似爲其在港大之講義，張君曉峰（張其昀）爲之付梓，
劉夫人陳初雪女士，以穆與劉君有過從之雅，劉君生前未及爲此書作
序，囑余序之，誼不敢辭。①
《經學通論》就是劉百閔在香港大學講授經學課程的講義。錢穆雖指此書
“似爲其在港大之講義”，然他對於此書的來龍去脈實早已知曉。他還特别
就劉百閔的實際教學情況提出個人意見，説：
如今在大學文學院設“經學通論”一科，以一年之課程，每週兩小
時，全年不到一百小時，亦可使學者稍知經學之大體、大意，揭示其大
義要旨而有餘矣。劉君此書，若繩之以清儒之榘矱，誠若寡薄，未進於
專門之奥窔，然庶有當於大學設教之所期嚮。至其篇章節目之間，與
夫其内容之取捨，異議之抉擇，苟使後有繼者，循此軌轍，益臻精善。
則劉君此書，要可爲之作嚆矢，而豈可曰小補之云哉！②
這證明他雖自稱“病目有年，又方自有撰著，恨不能於劉君此書，仔細翻
閲”③，然卻因在劉百閔生前交往頻密而頗知《經學通論》一書的大要，故能
毫不猶豫稱許此書的篇目章節、内容取捨、異議抉擇均能成爲後繼者的
嚆矢。
其實，劉百閔於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應聘任教香港大學後，便自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起
在中文系講授一年級基礎年（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Ｙｅａｒ）的“經學導論”（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課程④。當時劉百閔已編有專供講課用的講義⑤。由於
課程安排上的相互協調，此一年級基礎年的“經學導論”課程被列入“中國
語言與文學”（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課程，連同“專書”（Ｓｐｅ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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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經學通論》，錢穆《劉百閔〈經學通論〉序》，第 １ 頁。
《經學通論》，錢穆《劉百閔〈經學通論〉序》，第 ３ 頁。
《經學通論》，錢穆《劉百閔〈經學通論〉序》，第 １ 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１９５３—１９５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３），ｐ． ８６．
劉百閔講：《經學通論：香港大學講義本（１９５３—１９５４）》，香港：香港大學，１９５３ 年。
Ｂｏｏｋｓ）課程的《大學》、《中庸》、《論語》及《孟子》四書，均撥歸劉百閔負責，
每週講授一課時。“專書”課程内的《禮記》、《書經》、《春秋》、《詩經》、《易
經》諸經書則分别列入其餘各級的“中國語言與文學”課程①。劉百閔基於
教學的需要，每以 １９５３ 年編成的講義爲底本，時作增補修訂。張其昀付梓
的《經學通論》正是他長期以此講義爲基礎錘鍊成書的“遺著”。全書結構
嚴密，篇目的設計與内容的安排爲：
篇　 　 目 内　 容　 簡　 介
經學第一 全書的導論，主要闡釋“經”、“傳”、“經之名”、“學”、“經學”與“經學通論”諸項。
經教第二 主要闡釋“教”、“六藝”、“政與教”、“學與教”、“學校”與“文字與教”諸項。
經典第三 主要闡釋“典”、“經典”與“經學家序經”諸項，并逐一介紹《易》、《書》、《詩》、《禮》（《周禮》、《儀禮》、《禮記》）、《樂》、《春秋》各經。
經師第四 介紹漢代各經的師法傳承。
經文第五 介紹漢代今古文經學相爭、清末今文經學復興、今古文經學異同諸項。
經訓第六 介紹漢代訓經、釋經與文字學、金石學、龜甲古文學等學問、并叙述清代考證學的梗概。
經義第七 先指出誦經的要旨在籀繹大義
、再解説各經所重的“義”、然後强調經義須“通義”與“别義”相配合。本此基礎，繼而叙述歷代經義的發展。
經行第八 從經明行修出發
，就《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孝經》、《禮記·儒行篇》標榜的種種“行”作介紹，再强調“學貴力行”與“尊行”的重要。
經術第九 主要闡釋漢代用經（所謂“通經致用”）的方法，包括陰陽、災異、五行、讖緯諸項。
經籍第十 扼要介紹歷代經書的傳、注、箋、解、義、疏、説等，并以漢爲一期、魏晉至隋唐爲一期、宋明爲一期、清爲一期逐一闡述。
經刻第十一 扼要叙述歷代板刻、石刻經書的概况與特色。
經譯第十二 介紹西夏、蒙古、滿清翻譯經書的概况，并略述日本、歐洲學者與傳教士翻譯群經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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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豐富的内容，明顯已超逾一般“經學通論”涵蓋的範圍。他的解釋爲：
本篇所述，既曰“通論”，將不復爲綫之發展之叙述，而爲面之展開
之分論；其間自亦不能不爲史之溯洄，然所重者，則在有關於經學之諸
方面，明其統系而尋其條貫耳。①
他爲使自己真能系統而具條理地闡釋經學的各相關層面，更特别强調“經學”跟
“中華民族文化”相結合而産生的人類精神能力，從而在標榜“經者，實爲吾祖
國、吾先民精神能力之所累積之精華”②的同時，處處凸顯“經學”的應世價值。
四、了解劉百閔經學著述的特色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間相繼問世的五種劉百閔經學著述，都是
他移居香港後累積差不多二十年教學與研究心得的心血結晶。這五種著
述的出版，實在各有因緣，而大體可歸納爲：
書名 ／類别 報刊專欄 學術專著 教　 　 　 材論文 專論 講稿 講義 補充教材
《經子肄言》  
《易事理學序論》 
《周易事理通義》 
《孔門五論》 
《經學通論》 
由於講義是“教材的一種。指按照教學要求，編寫給學生學習、討論和研究
用的材料”；③而講稿則是“教師爲講課而寫的包括全部講授内容或基本講
授内容的底稿”④，“其内容不是教材内容的簡單重複，而是剖析教材、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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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通論》，《經學第一》，第 １６ 頁。
《經學通論》，《經學第一》，第 １７頁。
朱子南主編：《中國文體學辭典》，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９０ 頁。
閻景翰主編：《寫作藝術大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３４９ 頁。
教材、闡釋教材、發揮教材、補充教材的産物，是經過教師咀嚼消化之後的
再創造，應既有理論方面的闡述，又有知識方面的説明；既有概括的總結，
又有具體的例證；既有抽象的推斷，又有具體的描述”①；兩者都是教師達成
教學目標與要求的工具。補充教材是教材的補充物，它們不但可以成爲教
師教學的輔助材料，更不時成爲學生課外閲讀的自學助手。它們與講義、
講稿同樣具有明確的教學目標。劉百閔的五種經學著述：《經子肄言》本
是刊登在報章副刊的專欄，亦是他在大學授課的講稿，《孔門五論》是他爲
香港大學中文入學試教材《中國文選》撰寫的補充材料，《經學通論》則是他
在大學授課的講義，三者都可歸爲教材類著述；而以“事理學”剖析《周易》
全書的《周易事理通義》與闡釋此門學問的論文合集《易事理學序論》無異
都是學術類著述。它們都是他醉心《易》學研究與傾情經學傳揚的見證。
但不管是教材類抑或學術類著述，他的這些論著都保持著頭緒清楚、句調
清疏利落、談問題能抓著要點，且對人能産生感染作用的一貫行文本色②。
劉百閔正是憑藉著他的清麗流暢文筆，將自己治經與治《易》的心得行諸文
字，從而形塑了别樹一幟的經學著述特色。
劉百閔的經學著述貫徹始終地標示“經學”、“《易》學”與“事理學”特
有的“學”的地位，將它們跟政治學、法律學、財政學、經濟學等人文科學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與精神科學（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量齊觀③，認爲：
所謂學者，蓋與英語之羅鈐 Ｌｏｇｙ相似。羅鈐者，中譯爲學；凡研究
一種事物，自成統系，具有條貫者，皆謂之羅鈐，皆謂之學也；今之所謂
各科學者，皆此學之義也。④
他除指出“經學”爲“群經之學”，而經有《易》、《書》、《詩》、《禮》、《樂》、《春
秋》，故經學有《易》學、《書》學、《詩》學、《禮》學、《樂》學、《春秋》學等“六
學”外⑤，還申明：
·６３１·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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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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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景翰主編：《寫作藝術大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３４９ 頁。
參看《經子肄言》，《自序》，第 ２—３ 頁。
參看《經學通論》，《經學第一》，第 １７ 頁。
《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序論〉自序》，第 ２ 頁；《經學通論》，《經學第一》，第 １１—１２ 頁。
兩者文字完全相同。
參看《經學通論》，《經學第一》，第 １２ 頁。
凡今之所謂學者，明其本末終始者也，皆欲以知來者也。天文學，
將以知天文氣候變化之事也。病理學，將以知人體疾病變化之事也。
而事理學者，則欲以知人事發展變化之事也。①
這使他分外著意於經學與人、事的三角互動關係，更特别重視經學多樣化、
多層面的學術内涵與極具民族、國家凝聚力的應用價值。他指明：
經學者，謂其爲聖賢之述作之尊稱耳；而其實則包括今之所謂語
言學、道德學、史學、哲學、文學、文化學、政治學、法律學、財政學、經濟
學諸學科也。凡此，皆爲吾祖國、吾先民精神能力之所累積。任何民
族之文化，皆其祖國、其先民精神能力之所累積也。則爲吾中華民族
文化之繼承而發揚光大者，必當寶貴其祖國、其先民精神能力之所累
積之物矣；而經者，實爲吾祖國、吾先民精神能力之所累積之精華，又
何可土苴而弁髦之哉！②
這持論正好跟他在《經子肄言》一書所標示“‘經’爲書中之書”與“經”爲
“我們祖先的精神産物”相一致③。經學既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後世自
當義無反顧地努力繼承、著力傳揚。因此，適當的教育方法與合適的應用
門徑便派上用場。
劉百閔早在移居香港前，已曾就經學的教育與應用暢抒己見。事緣清
末廢科舉④、行學校後⑤，中、小學的讀經課程已隨著中華民國的建立而成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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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理學序論》，《〈易事理學序論〉自序》，第 ３ 頁。
《經學通論》，《經學第一》，第 １７ 頁。
參看《經子肄言》，第 １—８ 頁。
參看楊學爲主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第 ６ 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７９０ 頁，
《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趙爾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張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等會奏之停科舉推廣學校
摺暨上諭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
參看同上書，第 ７９０ 頁，《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會奏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暨上諭立停科舉以
廣學校》（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當時的學校制度，以張之洞、榮慶、張百熙等共同設計，經
清廷於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丙午）頒令推行的《奏定學堂章程》
（即“癸卯學制”）爲據。“癸卯學制”的内容，參看課程教材研究所編：《２０ 世紀中國中小學課
程標準·教學大綱匯編：課程（教學）計劃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奏定初等小
學堂章程》，第 ２３—３０ 頁；《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第 ３１—３９ 頁；《奏定中學堂章程》，第 ４０—
４８ 頁。
絶響①。這期間，朝野雖曾就學校的讀經問題展開多番爭論，然始終無法扭
轉經學被逐出學校課程的命運②。儘管經學的命運似已返魂乏術，何炳松
（何柏丞，１８９０—１９４６）在 １９３４ 年主持商務印書館《教育雜志》編務時，仍曾
就讀經存廢的問題主動函邀學界專家發表意見。他更將回覆者的七十多
篇意見編成專刊③。當時劉百閔提出的意見主要爲：
經之藴奥，在倫理與事理。倫理在行，而事理在明。“行教”不重
文字，重教育與陶冶；“明教”有由經驗而得，有由讀書而得，能讀書自
亦爲明事理之要道。④
“行教”爲中國教育精神之所在，但非讀經所能恢復，必須養成風
氣，其教不在文字而在“日用常行”。今人病目前教育，徒重知識而不
重實行，於是民風日漓，然讀經非即爲行教也，行教不重有字之經，應
散寄於日常實行之教訓。⑤
孔子以《易》授商瞿，以《詩》授子夏，其他亦各有所受，是經非尋常
可讀之物。童時讀經，至以爲苦，十八九歲以後，漸漸能解，此後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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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以“忠君”不合於共和政體、“尊孔”有違於信教自由，取消清廷强
調的“忠君”、“尊孔”教育。袁世凱的北京民國政府雖於 １９１４ 年 １ 月通過“祀孔”法案，令全國
恢復尊孔、祀孔，并在社會上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風氣；可是，隨著“壬子—癸丑學制”的落實、
洪憲帝制的失敗與袁世凱的病死，尊孔、讀經在新文化運動衝擊下日漸失卻社會的支持。相關
的史事，可參看李果主編：《２０ 世紀的中國·教育事業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５６—７０ 頁；董孟懷等撰：《百年教育回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４７—５３ 頁；孫培
青主編：《中國教育史（修訂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３５７—３７３ 頁；楊東平
主撰：《艱難的日出———中國現代教育的 ２０ 世紀》，上海：文匯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２７—３８ 頁；
蘇雲峰撰、吳家瑩整理：《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１８６０—１９２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９—３９ 頁；袁征：《儒學在中國現代教育中的地位（１９０１—１９４９ 年）》，載氏撰：《孔
子·蔡元培·西南聯大———中國教育的發展和轉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３７—１５６ 頁。
中華民國時期有關讀經問題的爭議，主要可參看張禮永：《讀經之史 讀經之實 讀經之死———對
１９０４ 年至 １９４９ 年歷次讀經爭議的考察》，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 ２７ 卷第 ２
期（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第 ８３—８９、９６ 頁；洪明：《讀經論爭的百年回眸》，載《教育學報》，第 ８ 卷第 １
期（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第 ３—１２ 頁。
此專刊載《教育雜志》第 ２５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龔鵬程曾將此專刊整理、校訂成書，題爲
《讀經有甚麽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以
便讀者。本文援用《教育雜志》此期文章，即據此書。
《讀經有甚麽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第 ２７２ 頁，《劉百閔先生的意見》。
《讀經有甚麽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第 ２７２ 頁，《劉百閔先生的意見》。
愈大，所解亦愈多。蓋事理非成人以後，莫能明也。①
提倡讀經，予主成年以後讀，有暇自可多讀，無暇亦可少讀。提倡
讀經者本人更應讀，服公務者、幹事業者都應讀。教小學生讀，勞而無
益。教成年人讀，讀一句便有一句好處。②
能讀經，政治糾紛、社會糾紛，亦可少些。③
他在移居香港後講學上庠，正好爲他的經學教育思想提供了實踐的良機。他
著意宣揚“經學”、“《易》學”與“事理學”，重視經學與人、事的三角互動關係，
正是爲了達成“明教”的目標。這遂促成了《周易事理通義》與《易事理學序
論》兩部學術類著述的面世。他强調孔門論孝、論學、論仁、論君子、論敬的學
説，則是爲了將“行教”作系統的闡説，俾便“行教”者於日常實行時能更得心
應手。這便是教材類著述《孔門五論》的成書緣起。當然，《經子肄言》與《經
學通論》兩種教材類著述對促成“明教”與“行教”的推廣同樣功不可没。
劉百閔自知讀者若非具備相當學術基礎，實在不易領略學術類著述
《周易事理通義》與《易事理學序論》闡釋的《周易》精髓。因此，他相對地
重視推廣經學的“行教”。《經子肄言》、《孔門五論》與《經學通論》三種教
材類著述最初的讀者對象分别是普羅大衆中的閲報者、應考香港大學入學
試中文科的考生與香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們主要是在學的青年與曾
受教育的成年人。劉百閔希望他們藉著有暇多讀、無暇少讀，日積月累，將
所習付諸應用。由於他認定經學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利用書刊宣揚經
學正是爲了將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植根於讀者心中。他重視以清麗流暢
的文筆從事著述，正好顯示他深諳宣傳的竅門。
劉百閔親自整理并在他在世時出版的三部“學不倦齋自刊書”———《經
子肄言》、《易事理學序論》與《周易事理通義》，書首的扉面都有别具意義
的識言。《經子肄言》的識言爲：
本書敬以紀念先父芾棠先生逝世四十五年，先母張太夫人逝世五
年劬育之恩。著者謹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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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讀經有甚麽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第 ２７２ 頁，《劉百閔先生的意見》。
《讀經有甚麽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第 ２７２—２７３頁，《劉百閔先生的意見》。
《讀經有甚麽用：現代七十二位名家論學生讀經之是與非》，第 ２７３ 頁，《劉百閔先生的意見》。
《經子肄言》，書首扉面，不列頁碼。
《易事理學序論》的識言爲：
本書謹以獻之前輩蠲叟馬先生（馬一浮）八十晉三之壽。猶憶年
二十一時，常從富陽過杭，向先生假書，每月輒一覿對，藉得親其德音，
領其緒論，四十年來，化育之思，何可忘也！①
《周易事理通義》的識言則爲：
本書敬以紀念先師靈峰先生逝世三十五年教育之恩。先師嚴氣
正性，泰山巖巖氣象，如在羹牆，未嘗忘也。②
他由衷的尊親與敬師識言，不免打動讀者的心扉。這正好證明他除以身作
則、發揚經學重教育的“行教”外，更身體力行、印證他强調的“事理學”的確
“理在事中”。
五、結　 　 語
劉百閔先後撰成的五種經學著述，都是他因緣際會由政界投身學界後
的産物。他以《易》名家，而獨偏重於教材類著述的撰寫。這可見他除重視
經學研究外，更重視經學教育。個中原因固然跟 １９４９ 年後香港獨特的政治
與學術環境息息相關。他特别强調經學爲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而推廣經
學正是爲了推廣中華民族文化，普及經學也是爲了普及中華民族文化。這
遂使他的經學研究與經學教育别具一重不容忽視的深層意義。這五種内
容各具特色、能合理而得體地將“明教”與“行教”相互配合的經學著述，自
是更具深入探討的價值③。
（作者單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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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易事理學序論》，書首扉面，不列頁碼。
《周易事理通義》，書首扉面，不列頁碼。
有關五書内容的深入探究，容後另文處理。
附圖
圖一　 《經子肄言》 圖二　 《易事理學序論》
圖三　 《周易事理通義》上册 圖四　 《周易事理通義》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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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孔門五論》 圖六　 《經學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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